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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宋代美学在追求理性的同时,又走向生活,走向休闲。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促使

中国的休闲文化在宋代全面兴起乃至繁荣。宋代艺术审美在趋于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

艺术与生活的充分融合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宋人一方面在生活中追求艺术境界,另一方面在艺术中追

求生活情趣,由此催生了宋代美学的休闲情调。“玩物适情暠所昭示的美学旨趣便是艺术与生活的双向融

通,是宋代美学重视生活并落实于生活的体现,它所反映的休闲内涵则包括了宋人对休闲的本体认同、
“适暠的工夫实践以及超然物外的境界追求。

[关键词]宋代美学;休闲旨趣;玩物适情

AFor灢leisureLife:ThePurportandSpiritualStateofAestheticsintheSong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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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historicalperiodfromtheHanandTangtoSongandYuanDynastieswitnesseda
greatshiftinaestheticstyleanditsfeatures.Inparticular,Songaestheticsdistinguisheditself
fromthebuoyantandaggressivecharacteristicsofTangaestheticsbyplacingprominenceon
experiencingemotionalpleasureand philosophicalrationalityinreallife.In other words,

aestheticsintheSongDynastymovedmuchclosertothegroundswelloflifeandleisurewhile
maintainingthepursuitofrationality.Peopleatthattimewereactiveininfusingaestheticsinto
lifeandfindingworldlyconcernsinaesthetics,whichgaverisetotheintegrationofaestheticsand
leisureculture.Theintimaterelationshipbetweenaestheticsandliferesultedintheriseand
boomofleisurecultureintheSongDynasty.Thiscombinationofaestheticsandlifebecamea
highlysought灢aftertrend.Forinstance,theChineseexpressionwanwushiqing(toexperience
emotionalpleasurethroughleisurelife)indicatesthatthepurportofaestheticsistheb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betweenartandlife,reflectingpeople狆sidentificationwithleisureculture,the
effortforself灢amusementandthepursuitofdetachment.



WithregardstotheinfusionofworldlycharacteristicsintoaestheticsandartintheSong
Dynasty,wecanfindaclueinitspoetry,Ci,paintingsandgardens,roomdecor,teaceremony,

amusement,etc.Songpoemsfeaturethedescriptionoftrivialthingsineverydaylife,thus
revealingthepoets狆innerpeaceandserenity.Cigoesfurtherinthatdirectionbyportrayingthe
subtlecharmsoflife.InSongpaintings,theportrayalofordinarylifeisblendedperfectlyinto
thenaturallandscape.Meanwhile,asmoreandmoregardenspassedintoprivatehands,they
werebuiltinawaythatwasclosetolife,servingasaperfectshelterforbothbodyandsoul,and
makingaleisurelifepatternpossible.MenoflettersintheSongDynastywould modeltheir
dwellingdesignongardensandadoptmodestfurnishingsandhouseholdutensils.Tea灢tastingin
variousformswaspopularamongscholarsintheSongDynasty,anditspopularityobviouslyhad
muchtodowiththeriseofleisureculture.Inaddition,scholars狆pursuitofemotionalpleasure
throughamusementintheSongDynastywasmuchmorethanpastime;itreflectedtheirelitist
tasteinleisure.

Consideredastheontologyoflife,leisuresignifiedfreelife,returningtonatureand
experiencingself.ItwaspeopleintheSongDynastywho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leisure
whichhadlongbeenregardedastriviality,andtheviewtolivealeisurelifeobtainedits
unprecedentedimportance.Leisureandamusementwereintegratedwitheachother,sothatthe
fundamentalwaytolivealeisurelifewastoincorporateproperamusement.Theobjectiveof
aestheticsandleisureforpeopleintheSongDynastywastopursuethestateaboveworldly
considerations,whichononehandwentbeyondconcreteobject,andontheotherhandexceeded
suchconcernsasfamilybackground,failureorsuccess,praiseorblame,andrightorwrong.The
ultimatestateaboveworldlyconsiderationswasactuallytheleisureofmindasanaestheticstate.

ThetheSongDynastywasahistoricalperiodduringwhichthetraditionalChineseleisure
culturethrivedandmatured,andthiswaswhatmadeSongaestheticsspecialanddifferentfrom
thatofTangandallotherdynasties.However,thisimportantpointhasbeenignoredinthe
previousresearchintotheaestheticsoftheSongDynasty.Fromtheperspectiveofaestheticsin
lifeandtraditional Chinese Sage狆s ontology,effortand spiritualstate,theauthors have
undertakenastep灢by灢stepanalyticalstudyonthepurportandspiritualstateofaestheticsinthe
SongDynasty.
Keywords:aestheticsintheSongDynasty;leisurelife;wanwushiqing

休闲是审美走向生活的契机,而审美则是休闲的最高境界。休闲较之审美,更切入人的直接生

存领域,使审美境界普遍地指向现实生活[1]。宋代士人生存的特殊环境使宋代艺术审美走向精致

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和生活的充分接近与融合渐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美学切

入生活,走向休闲;生活走向审美,追求品质和趣味。这种艺术的生活化直接促成了宋代美学的休

闲情调,而反过来说,宋代美学之所以能够多样化发展,并达到古代美学又一次顶峰,很大程度也归

因于宋代社会生活中所普遍形成的休闲享乐的文化氛围。宋代艺术的生活化以及生活的艺术化现

象成为宋代美学的突出特征,同时也将中国古代的休闲审美文化推向了高潮。
如果说美学对人生-生活的观照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特征的话,那么宋代的休闲审美文化

则是这一特征的最好体现。“把握‘玩暞是理解宋代艺术的一个关键暠[2]173,“玩暠在一定意义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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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休闲。朱熹在诠释儒家“游于艺暠时提出了“玩物适情暠的命题[3]94。对艺术的把玩关乎人的诗意

生存的维度,这是宋代美学的一个主要特征。休闲审美文化是宋代美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宋代美学

特有的精神旨趣和风貌。不深入研究宋代的休闲文化,就难以真正了解宋代的艺术审美风格和人

生旨趣。

一、宋代审美与艺术的生活化旨趣

唐宋文化转型表现在宋代文化内倾性特征的形成上。宋代美学一改唐代美学顶天立地式的自

我张扬与境界拓取,从自然、社会的外在形象的开掘转而进入一种生活理趣与生命情趣的内在体

味,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壮阔意象被庭院深深、飞红落英的清雅意趣取代。宋代书画家米芾的《西
园雅图集记》记录了宋人雅集的情景,有“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暠、“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
岂易得此暠[4]第121册,卷二六曫三,41的感叹。于是,在宋人的艺术表现领域,日常生活的题材以及对个体生

命意趣的表现越来越明显,艺术借助闲情进入生活,人生通过艺术而雅致化,宋代美学由此呈现出

了不同于往代的休闲特征。
就艺术领域而言,从北宋诗文革新开始,宋诗更多地开始表现诗人琐细平淡的日常生活(如梅

尧臣、苏轼等),注重从这些生活内容中格物穷理、阐发幽微(如邵雍、程颢、朱熹等),由此感喟人生,
嘲弄风月。典型的如苏轼在海南写过《谪居三适》,包括《晨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三首

诗,将一种诗意的情怀赋予看似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体现了闲适自放的文人情怀。缪钺指出:“凡
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

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黄庭坚《双井茶送子

瞻》、《和答子瞻》、《省中烹茶怀子瞻用前韵》、《以双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诗复次韵戏答》,共五

首,皆用‘书暞‘珠暞‘如暞‘湖暞四字为韵)。余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

解,在宋人诗中尤恒见遇之。此皆唐诗所罕见也。暠[5]34邵雍的“林下一般闲富贵,何尝更肯让公卿暠
(《初夏闲吟》)6]269,程颢的“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暠
(《秋日偶成》)[7]482等,也表现了在平凡生活中的理趣与闲情。

宋词的生活化特征更是明显,它本是“诗之余暠,是娱宾遣兴的艺术形式。词与诗之不同在于:
“诗常一句一意或一境。整首含义阔大,形象众多;词则常一首(或一阙)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细腻,
含义微妙,它经常是通过对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不是盛唐那种气象万千的景色事物)
的白描来表现,从而也就使所描绘的对象、事物、情节更为具体、细致、新巧,并涂有更浓厚更细腻的

主观感情色调,不同于较为笼统、浑厚、宽大的‘诗境暞。暠[8]155宋代文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市民

休闲文化的繁荣,是唐宋的主要文学体裁由诗转向词的重要原因。诸如宋代城市生活、节日民俗、
士人交游情趣等生活题材都由词更自由地传达出来,而宋代文人特有的细腻深婉的主观情感,也因

词的特性而较诗更易体现。如:“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

晚照。暠(宋祁《玉楼春》)[9]116“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

深院。暠(晏殊《踏莎行》)[9]99词中那种缠绵悱恻的闲情与落寞是唐诗之中少有,而词里透露出来的

清新而又朦胧的人生韵味则让读者品味到了浓重的生活气息与生命脉动。
宋代绘画,无论山水、人物还是花鸟,都充满了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审美趣味。人物画的主

流不再是历代帝王将相、贵族侍女,而是充满了生活化场景的文人雅集、童子嬉戏、妇女纺线、货郎

及渔樵等。宋代山水画也把大众平民的生活融入山水之中,如李成的《茂林远岫图》、郭熙的《早春

图》。宋代花鸟画惟妙惟肖,写实而不失灵动。最具生活气息的绘画代表作要算张择端的《清明上

河图》,北宋城市生活的一角跃然纸上。两宋风俗绘画所表现的主题也不再是门阀地主和豪门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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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而是对新兴的城市平民和乡村世俗生活的着力描绘。
宋代的园林艺术也日趋私人化、生活化、境界化。园林本是古代审美文化与日常生活交接的典

型空间。但在宋之前,中国园林的主流是皇家园林,士人私家园林尚未普及。皇室园林讲究规模的

宏大,气势的排场,设在郊区,远离都市。而且唐代园林,尤其中唐之前尚带有实用性的功能,如生

产、祭祀等。到了宋代,这一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型庄园与园林基本分离,私家园林大量出现,
园林的风格和形式具有浓厚的文人色彩,园林本身只作为怡情养性或游宴娱乐活动的场所。甚至

宋代的皇家园林也深受士人园林的影响。例如北宋末年宋徽宗在东京营造的艮岳,就是当时士人

园林环境模式及风格特征的集锦。园林的私人化是士人审美理想的生活化体现,园林一旦成为一

种生活理想的宣示,加上士人诗意情趣的灌注,便使这一“壶中天地暠别有洞天。这个既能封闭又可

无限敞开的领域,将士人独特的审美生活境界展露无遗。司马光的“独乐园暠就是士人审美意趣应

用于生活实践的体现。司马光于“熙宁六年买田二十亩……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五千卷,命
之曰:‘读书堂暞暠,另设有“弄水轩暠、“种竹斋暠、“采药圃暠、“浇花亭暠、“见山台暠等,“不知天壤之间复

有何乐可以代此也暠[4]第56册,256。宋代士人对生活的诗意营构在他们所写的众多园林记文中不胜枚

举,这显然成为当时士人的普遍精神追求。
宋代园林的生活化一方面让宋人的生活别具诗意情调,另一方面,宋人所追求的艺术审美理想

也得以在这一生活化的场景中实现。一个狭小的园林空间就容纳了宋代士人最为精致的日常生

活,园林促成的身心俱闲的生活模式使宋士人在激烈斗争的政治环境与民族危机中反而显得特别

优容闲适。
宋人审美生活化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居室的园林化暠。一方面,文人的住居在整体格局的设计

中体现出强烈的园林化倾向。如陆游故居三山别业,由居室、园林、园圃构成,居室与园林融为一

体,共用一门,而园圃环绕四周。王十朋描写居住的茅庐、小室、小园,抒发自己悠然闲居的意绪:
“予还自武林,葺先人弊庐,静扫一室,晨起焚香,读书于其间,兴至赋诗,客来饮酒嚷茶,或弈棋为

戏……有小园,时策杖以游。暠(王十朋《小诗十五首序》)[10]271居室的园林化倾向表明了宋代士人认

识到日常起居休闲游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室内的陈设与日用器皿的使用上也体现出清远闲

逸的园林风趣。宋代开始流行在居室内墙壁上装饰一些画作,尤其是将当时流行的山水画作张贴

悬挂于墙壁上,寄托一种山水恬淡的闲情,所谓“不下堂筵,坐穷泉壑暠:“但烧香挂画,呼童扫地,对
山揖水,共客登楼。付与儿孙,只将方寸,此外无求百不忧。暠(陈著《沁园春》)[9]第4册,3035

宋代的一些休闲场所如青楼、商铺、酒店等,也流行将山水画张贴于室内,以招徕顾客。这些都

是在借山水绘画增添居住空间的休闲情调。
另外,居室内的日用器皿也被赋予了高雅清远的风格。宋代日用器皿崇尚古拙清逸、平淡简易

的审美风格。居室中所常见的如香炉、花瓶、茶具、屏风、瓷器等,都是士人日常起居中增添闲情逸

致的载体。宋代日用器皿中那些散发着清雅淡远意味的陶瓷器,更是在士人眼中成为日常生活艺

术化的一部分:“厅堂、水榭、书斋、松下竹间,宋人画笔下的一个小炉,几缕轻烟,非如后世多少把它

作为风雅的点缀,而本是保持着一种生活情趣暠[11]82。
品茗与文玩也是宋代士人审美生活化的典型趣味。士人饮茶之风自中唐就已兴起,但与宋人

相比,唐人于茶事仅算粗知皮毛而已。北宋袁文说:“刘梦得《茶诗》云:‘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

满室香。暞以此知唐人未善啜茶也。使其见本朝蔡君谟、丁谓之制作之妙如此,则是诗当不作矣。暠
(《瓮牖闲评》卷六)[12]卷六,55可见宋代士大夫为自己饮茶之精于前代而津津乐道。宋代士人饮茶之

风兴盛,而饮茶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大体分为点茶、分茶、斗茶等几种基本形式。这几种饮茶的形

式反映出宋代饮茶之风的精致化、雅致化的特点,同时又充满了竞赛的乐趣。就斗茶而言,宋代士

大夫之间此项活动非常普遍。如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云:“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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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暠[13]第3册,1868围绕斗茶,将采茶、制茶、品茶、茶之效用等写得跌宕多姿,神采飞扬。
黄儒于《品茶要录》中点破宋代品茗之精与时代休闲风气的关系:“说者常怪陆羽《茶经》不第建

安之品,盖前此茶事未甚兴,灵芽真笋往往委翳消腐而人不知惜。自国初以来,士大夫沐浴膏泽,咏
歌升平之日久矣,体势洒落,神观冲淡,惟兹茗饮为可喜,园林亦相与,摘英夸异,制卷鬻新而趋时之

好。故殊绝之品始得出于榛莽之间,而其名遂冠天下。使陆羽复起,阅其金饼,味其云腴,当爽然自

失矣。暠(《品茶要录·总论》)[14]第844册,631品茗是闲情使然,也是园林之趣,在宋代园林休闲之风盛行

时,饮茶自然也趋于精致。南宋刘克庄一首《满江红》道出了宋代士人嗜茶的程度:“平戎策,从军

什,零落尽,慵收拾。把《茶经》《香传》,时时温习。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

也不如人,今何及!暠[9]第4册,2612外在的事功欲望已然冷却,唯有在与客饮茶谈笑中体验人生。北宋蔡

襄更是位茶痴:“蔡君谟嗜茶,老病不能复饮,则把玩而已。暠(《又书茶与墨》)[15]第5册,257蔡襄是“精于

民事暠的名臣,又如此醉心于日常的生活艺术,这在宋之前都是极为少见的。
所谓“文玩暠,是指对古代器物、图籍等的收集、整理、辨识、欣赏。文玩之风魏晋以来便有之,然

至宋朝达到鼎盛。蔡 在历数往代文玩之风后说:“然在上者初不大以为事,独国朝来寖乃珍重,始
则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又从而和之,则若伯父君谟、东坡数公云尔……由

是学士大夫雅多好之。暠(蔡 《铁围山丛谈》)[16]卷四,79把玩古玩成为宋代士子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梅尧臣在《吴冲卿出古饮鼎》一诗中记述了古鼎形制、纹饰后说:“我虽衰苶为之醉,玩古乐今人未

识。暠[17]卷二三,676苏轼的《书黄州古编钟》、《书古铜鼎》等文也记录了他对文玩的欣赏。另外如欧阳修

嗜古石刻,李清照与赵明诚以伉俪之情投入到书画彝鼎的搜集展玩之中,感人至深。据《宋史》本
传,书画家米芾也是一位金石家,“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暠[18]13124。画家李

公麟则“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辩测款识。闻一妙

品,虽捐千金不惜暠[18]1488。米芾的书法美学成就、李公麟的绘画美学成就与其金石美学素养有密切

关系。文玩的闲赏更是由于皇帝的睿好之笃而更加风靡,很多著名的文玩金石类著作相继诞生,如
《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集古录》、《金石录》、《考古图》、《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

录》、《广川书跋》、《广川画跋》、《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洞天清录》、《云烟过眼录》等等。
宋代士人之“玩暠并非一般的喜好、玩弄,它有着精英主义的休闲审美情调。与其说“玩暠是一种

玩赏的行为、动作,不如说更强调了玩的过程中那种从容不迫、优容潇洒而又追求一种高雅理趣的

心态,它是随兴而发、兴趣盎然、摒弃外务、沉滓心情而又精神高度集中的一种心境。正如有研究者

指出的:“这‘玩暞不是一般的玩,而是以一种胸襟为凭借,以一种修养为基础的‘玩暞。它追求的是高

雅的‘韵暞,它的对立面是‘俗暞。暠[2]244宋代士人对古玩的玩味往往在深入世俗生活而又化俗为雅的

过程中,宣扬了主体的闲情逸致,渗透了深刻的人生之思、性理之趣,并营造出士人特有的生活审美

氛围。正如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序》中所言:

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
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文妙迹以观鸟篆蜗书,
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研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

逾此者乎! 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人鲜知之,良可悲也。[19]1

苏轼亦常于品茶之事中发现性理之趣。他称黄儒:“博学能问,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
茶要录》十篇,委屈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此

详哉? ……今道辅无所发其辩,而寓之于茶,为世外淡泊之好,此以高韵辅精理者。暠(《书黄道辅暣品
茶要录暤后》)[15]第13册,502

总之,以玩的心态来对待日常物什,宋人将日常实用之物如茶、酒皆化为艺术,用以寄托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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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玩的心态留意旧物古货,则这些钟鼎器皿焕发出生机,情趣盎然。这些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和审美

趣向同样影响到了宋代传统的艺术审美领域,绘画由此成为墨戏,书法亦有消遣之乐,诗词皆可为

戏为嬉。艺术的风格也由境转韵,由志入趣,士人的内在风度与潇洒韵味在“玩暠中全面展现出

来了。
宋代士人普遍追寻日常生活的体验和享受,以及在享受日常生活体验的过程中所表达出来的

那种雅致与诗意,反映了一种新的休闲审美心态的形成,即“玩物适情暠。虽然朱熹并未对这一命题

进行更多的阐述,但我们可以认为,其中“玩暠的心态正是弥合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鸿沟的重要因

素;也正是在“玩暠的过程中,宋人将传统的艺术形式精致化、高雅化、韵味化、意趣化了,同时也促生

了一些能够适应时代审美心理需求的新的文艺形式,这都对后世中国的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总之,多种多样的艺术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宋代士大夫的休闲生活,使宋代士大夫的休闲生活在

事实上处于一种为艺术所包围、所环绕的状态中,而且也直接提升了宋代士大夫休闲的文化品位,
使宋代士大夫的休闲活动体现出精致优美、蕴蓄深厚而又俗中带雅、别有韵味的基本特点。可以

说,丰富的艺术情调与浓厚的艺术气息成为宋代士大夫的休闲生活之所以迷人并充满独特文化魅

力的重要原因。

二、“闲暠的本体认同

在宋代,闲被士大夫看作人生的本体。所谓本体,即是一种终极意义、价值。闲作为人生本体,
意味着将休闲审美的生活方式作为人生最有价值意义的存在方式。在宋代的知识分子看来,一个

人的社会价值和生命意义既可以通过外在的事功去实现,亦可于个体内心的适意、自足与自由中获

得,两者本不矛盾。自中唐以来,社会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历史剧变,自那时起人们纷纷将生命的志

趣从建功立业的意气转向了日常的心境体验。宋代愈演愈烈、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更是犹如催化

剂一般加速了这种风气的转变。到了北宋中后期,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倦怠感和休憩欲。尽管

仕途经济依然是士人获取生活之资的重要手段,但单纯地走仕途来实现士人的精神抱负已然越来

越困难了。在此情况下,士人如何重新体现其独特价值? 如何彰显其作为一个阶层的自由创造力?
一种文化的休闲人生观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于是,我们可以在宋人的文集中读到大量对“闲暠的向

往,如“百计求闲,一归未得,便得归闲能几年暠(李曾伯《沁园春》)[9]第4册,2821,“乐取闲中日月长暠(李
曾伯《减字木兰花》)[9]第4册,2807,“只思烟水闲踪迹暠(吴渊《满江红》)[9]第4册,2693,“这闲福,自心许暠(汪
晫《贺新郎》)[9]第4册,2691。

由此可以看出,在宋人那里,休闲意味着自由的生活,可以回归自然,体验自我。相比起外在的

功业建设来说,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这微不足道的闲情逸致被宋人赋予了极大的意义,休
闲之人生的地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的重视:

有士人贫甚,夜则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闻空中神人语曰:“帝悯汝诚,
使我问汝何所欲。暠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过望。但愿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间水滨,以

终其身足矣。暠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乐,汝何从得之,若求富贵则可矣。暠……盖天之靳惜

清乐百倍于功名爵禄也。(费衮《士人祈闲适》)[20]卷八,96

这真是:此“闲暠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得! 李之彦在《东谷所见》中说过:“造物之于人,不蕲于

功名富贵而独蕲于闲……故曰:身闲则为富,心闲则为贵;又曰: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

人。暠[21]第34册,76有闲之人生已经超越了一般所谓的功名富贵。而且,宋代士人将休闲现象分为“身
闲暠与“心闲暠,体现了宋代士人对休闲现象认识的深度。宋人在一种文化内转的时代背景下,把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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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作为人生之本体,休闲不再是无所事事且微不足道,而是蕴含了深刻的本体价值。
对于闲之价值的认识与宋人对人生的深刻洞察有关。休闲之生活是看似微而实著,看似轻松

而实至为难得。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可谓一语中的:“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而风雨忧愁者

居三分之二,期间得闲者才一分尔! 况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分之一二。于百一之中又多以声色为

受用。暠[19]1在他看来,人生已然短暂,而闲只占三分之一,这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客观的生命现实。
三分之一的休闲生活,能够知之并享用者已经很少了,而能很高质量地享用者则更少。赵希鹄站在

精英文人的立场,把休闲看作是区别智者与芒者、精英与大众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能否休闲需

要的是人生智慧,而休闲质量之高下则取决于是否具备高雅的情怀。
那么休闲为何如此重要? 从人的生理角度,宋人认为人长期处于勤劳困苦中,生命未免局促衰

敝:“人之情,久居劳苦则体勤而事怠暠(田况《浣花亭记》)[4]第30册,卷六三六,52;同时,宋人也从普遍的人

性角度说明休闲为人生之所必需:“人之为性,心充体逸则乐生,心郁体劳则思死。暠(王安石《风
俗》)[4]第65册,卷一四零五,11由此看来,“心充体逸暠的休闲是生命的积极状态,相反,“心郁体劳暠则使生命

处于消极状态中。休闲乃至成为人的最基本、最普遍的权利诉求:“噫! 彼专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

所见者隘而弗为也。公于其心,而达众之情者则不然。夫官之修职,农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

货,早暮汲汲以忧其业,皆所以奉助公上而养其室家。当良辰佳节,岂无一日之适以休其心乎! 孔

子曰:‘百 日 之 蜡,一 日 之 泽暞,子 贡 且 犹 不 知,况 私 而 自 利 者 哉!暠(韩 琦 《定 州 众 春 园

记》)[4]第40册,卷八五四,37要注意,“当良辰佳节,岂无一日之适以休其心乎暠,这里不再仅指身体的放松、
恢复精力,而是指“休其心暠,精神情感层面的休憩。宋人节日风俗的游闲之盛,似能注解宋代由经

济社会繁荣带来的情感解放。韩琦认为,那些表面勤于政务而无视民众休闲之情的官吏,其实是狭

隘自私的表现。而民众官员假借庆典节日以狂欢嬉游,政府创造条件以鼓励之,实现之,则是“公于

其心,而达众情暠的表现。
宋代士人对休闲问题进行了十分严肃而深刻的思考,这已经不是局限于政治意义上的思考,而

是更深入到了人的生命—生存领域。随着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宋人开始思

考休闲对于人生的普遍意义了:

君曰:“夫备其形于事者,宜有以佚其劳。厌其试听之喧嚣,则必之乎空旷之所……岸帻弦

歌而诗书,投壶饮酒谈古今而忘宾主,孰与夫擎跽折旋之容接于吾目也? 凡物所以好其意者如

此。而又为夫居者厌于迥束,行者甘于憩休,人情之所同……暠噫! 推君之意可谓贤矣。吾为

之记曰:“夫智足以穷天下之理,则未始玩心于物,而仁足以尽己之性,则与时而不遗。然则君

之意有不充于是与?暠(王安国《清溪亭记》)[4]第73册,卷一五八七,55

王安国在这段记文中明确指出,“夫居者厌于迥束,行者甘于憩休,人情之所同暠,因为休闲的生活是

自由随性的(“孰与夫擎跽折旋之容接于吾目也暠),休闲需求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人的智识往往能

穷尽万物之理,却“未始玩心于物暠,对于休闲之道似乎要有更高的人生智慧,也就是“仁足以尽己之

性暠。休闲上升到了生命本体的高度。
宋代审美走向生活,使宋人能够以一种诗意的眼光去看待人的生存,从而发现休闲的价值。我

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宋代士人对休闲本体的认同,休闲毋宁说是宋人在复杂文化背景与政治环境下

对个体人生的审美调节。宋代士人纵情闲逸、崇尚休闲的人生旨趣反映出宋代士人二重性的文化

心理结构。所谓二重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即一方面宋代士人从内圣外王的角度体现出忧国忧民、勤
勉报国、重理崇性的进取特征,另一方面又在个人私人领域体现出随缘任适、沉溺风月、抒写性灵的

放达享乐特征[22]6569。以休闲作为人生之本体,不能仅仅看到宋代士人红巾翠袖、诗酒风流的一

面,此充其量只是休闲之一方面而已,我们更应看到宋人休闲文化更为深刻的一面,也就是将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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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体价值提升至了一种精神的高度,也即超然放达的“心闲暠境界。在宋代士人那里,休闲既是本

体,也是境界。这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人物的休闲人生实践中即可总结出来。
他们所倡导的“寓意于物暠、“心充体逸则乐生暠、“无往不乐暠、“超然物外暠、“玩物适情暠等思想,就是

把一般的休闲情致提升内化为精神的超越性理念,视休闲为本体,自觉追求一种闲适的心态,成为

宋人生命实践中起着导向调节作用的精神机制,从而使宋人在复杂的二重性文化格局下,能够从容

不迫、优游自然地达到一种身心的审美平衡与相对和谐。

三、“适暠的工夫实践

在宋代士人看来,“适暠对于审美与休闲人生的意义重大,是获取休闲境界的基本功夫。苏轼曾

说“适意无异逍遥游暠(《石苍舒醉墨堂》)[15]第6册,495,苏辙亦有“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暠(《武
昌九曲亭记》)[4]第96册,卷二零九五,182的说法,司马光也主张“人生贵适意暠(《送吴耿先生》)[13]第9册,6091,其
实适意的文化心理已经成为宋代士人安身处世的重要依据。

适的思想最早可上溯至庄子。庄子哲学中适的思想非常丰富,既有由身之适到心之适,再到忘

适之适的层次变化,又有“适志暠的本体观念,还有“自适其适暠的价值取向[23]。庄子这种适的思想

最为契合宋人内倾型的文化心理。有证据表明,宋人休闲自适的文化心理受了庄子思想的影响。
苏顺钦在《答范资政书》中提到:“今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圣人之道,又无人讥察而责望之,何乐

如是! 摄 生 素 亦 留 意,今 起 居 饮 食 皆 自 适,内 无 营 而 外 无 劳,斯 庄 生 所 谓 遁 天 之 刑

者也。暠[4]第41册,卷八七六,47

适与闲又到底有何关联? 从苏轼的休闲思想中,我们大概能得出结论。苏轼言“心闲手自适暠
(《和陶贫士七首》)[15]第9册,230,又言“我适物自闲暠(《和陶归园田居》)[15]第9册,203。从前者来看,他强调

了一种在艺术创造过程中,主体心灵处于超功利审美的状态,也即“闲暠的状态,这是进行艺术创造

非常重要的规律,闲成了适的本然基础。而在后者看来,“我适暠是主体身心处于一种自我满足而无

所外求的状态,此时主体也是处于审美的无功利状态,世界的美与趣味便在个体眼前呈现出来,而
适则成了闲的生成条件,也即适乃闲之工夫。闲与适互为体用,一体相关。

在欧阳修看来,休闲自由的生活方式能令人适意,反之,奔走忙碌的生活则令人痛苦不堪:

余为夷陵令时,得琴一张于河南刘几,盖常琴也。后做舍人,又得琴一张,乃张越琴也。后

做学士,又得琴一张,则雷琴也。官愈高,琴愈贵,而意愈不乐。在夷陵时,青山绿水,日在目

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萧然自释。及做舍人、学士,日奔走于尘土中,声利扰扰盈前,无

复清思,琴虽佳,意则昏杂,何由有乐? 乃知在人不在器,若有以自适,无弦可也。(《书琴阮记

后》)[4]第34册,卷七一八,96

在夷陵为令,官务省简,而山水丰美,恣意休闲于自然之中,内心是自由的,充满了诗意;而官越大,
责越 重,反 倒 失 去 了 生 活 的 乐 趣。 所 以,人 生 之 贵 “正 赖 闲 旷 以 自 适 暠(《与 梅 圣 俞

书》)[4]第33册,卷七一曫,313。很大程度上,人生的快乐来自于“自适暠,音乐亦然。音乐之乐“在人不在器暠,
如果有“自适暠的心灵,即便在“无弦暠中,也能得到天籁之乐。于是,“自适暠成为宋人追求的一种新

价值观,“适暠被视为实现休闲的内在人生价值的契机。正是自觉地回归内在自我,使士人主动地寻

求闲适,以“适暠来获得诗意之人生。
宋人获得闲暇之乐的途径看似非常简单。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人在遭遇贬谪时,往

往将休闲之乐的获得归于两个方面,一是拥有闲暇之时间。此闲暇之时间在贬谪士人那里自然是

有的,由于贬谪而得到闲暇时间,常被认为是因祸得福,拥有了嘲弄风月、流连山水的条件。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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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要具备自适之心态,从而能“无往而非乐暠。这种“自适暠之乐是缘人的生存态度而生

成的,否则如宋之前的贬谪文人韩愈、柳宗元等,也会因悲剧的境遇而自我哀悯、愤懑。苏轼曾在贬

谪期间得出两个很重要的论断,即“山川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暠(《与范子丰书》)[15]第12册,393;
“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暠(《记承天夜游》)[15]第14册,592。他所谓的“闲者暠、“闲人暠
就既是因被贬谪而拥有了闲暇时间之人,更是内心平和自适的人。然而就一般士人而言,休闲的两

个条件当如何得到? 梅尧臣的一段小文中有清晰的论述:“有趣若此,乐亦由人。何则,景虽常存,
人不常暇。暇不计其事简,计其善决;乐不计其得时,计其善适。能处是而览翠,岂不暇不适者哉?
吾不信也。暠(梅尧臣《览翠亭记》)[4]第28册,卷五九三,165趣景在于能休闲之人的赏临,而休闲之人不是说要

事情少,而是要善于“决断暠;能够得到快乐的人,在于“善适暠,即知足常乐,不要有太多与自己能力

不相称的欲望。无论“善决暠还是“善适暠,其实都是要从根本上减少过多向外求索的欲望,而回到内

在真实的自我生命上来,这就是“乐亦由人暠。没有一种自我满足、知足常乐的心态,就很难从容优

游于山水林泉之间。宋代贬谪文人大多都能做到休闲放旷、内心平和,这与他们善于自适的工夫实

践是有很大关系的。

四、超然物外的境界追求

宋代士人审美与休闲追求的是超然物外的境界。具体说来,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一是表现在

对具体休闲对象(物)的超越,二是对出处、穷达、毁誉、是非等人生际遇的超越。超然物外的境界最

终是一种“心闲暠的审美境界。
宋代琴棋书画、铜鼎钟彝作为文玩进入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宋人又以“玩暠的心态去避免因为过

度嗜好这些物什而导致有累于物甚至丧失主体性的倾向。欧阳修认为以玩乐之心爱好书法,可以

“不 为 外 物 移 其 好暠[4]第35册,卷七四四,191。 因 他 认 为 “自 古 无 不 累 心 之 物,而 有 为 物 所 乐 之

心暠[4]第35册,卷七四四,192,以一种玩乐的心态去游于此艺中,自然会超越物的束缚,让所好之艺术与主体

之生活更加融为一体。所以,他说艺术之休闲“在人不在器,若有以自适,无弦可也暠(《书琴阮记

后》)[4]第34册,卷七一八,96。苏轼 也 有 此 意:“自 言 其 中 有 至 乐,适 意 不 异 逍 遥 游。暠(《石 苍 舒 醉 墨

堂》)[15]第6册,495这其实就是欧苏所倡导的“寓意于物暠的思想。
苏轼在《宝绘堂记》中对寓意于物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发。他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

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

物不足以为乐。暠[15]第14册,486寓意于物,即是超越现实功利,以一种审美的心态去对待“物暠,也就是他

所说的“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暠[15]第14册,486。这样,无论是

“微物暠,还是“尤物暠,都能带给主体以快乐。而若“留意于物暠,带着功利、执着的心态去对待“物暠,
则无论所爱好的是什么,都会对自身造成伤害。苏轼还通过列举历史上钟繇、宋孝武等人“以儿戏

害其国凶此身暠的例子,说明休闲之境界高低给人带来的危害。
“寓意于物暠,放大而言,就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审美人生境界。苏轼在《超然台记》中同样指出这

种境界:“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

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暠[15]第14册,481对于具体之物是这样,“推此类也暠,则对于人

生所遭之一切际遇,苏轼都以“寓意暠的人生态度获得了超然物外的境界。这里的“物暠,就不仅仅是

具体的物了,更是人生各种际遇。欧阳修曾提出,“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

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暠[4]第35册,卷七三九,115。看来,山水园林之乐并非一般所言的乐。一般

的乐是纯然感性的日常情感,而山水园林之乐则属于“知道者之乐暠,是内心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之

后,一种深入人生存在价值体验之后的情感。苏轼的超然物外就是“达于进退穷通之理暠。宋代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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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包括欧阳修、苏轼在内,一生仕途跌宕起伏,鲜有不经历过贬谪生涯的。但他们大多能在日常的

生活中表现出一种闲暇自若、无往不乐的姿态,也正是由于他们懂得“达于进退穷通之理暠,正所谓

“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暠(欧阳修《与梅圣禹》)[4]第33册,卷七一曫,314。
宋代道学家同样以这样的境界为最高。程明道《定性书》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

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暠[24]第1册,卷一三,546对于曾点舞

雩风流的休闲行为,朱熹也评价道:“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高远暠(《论语或问》卷一

一)[25]第6册,卷一一,795。“情顺万物而无情暠、“心不累事暠,都表现了宋人对闲适无累、洒落自然的心闲

境界的追求。周敦颐的“光风霁月暠、邵雍的“安乐逍遥暠,都体现了这种休闲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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